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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榴花灼灼盛放，最明媚，似烟
火，似流年，安然恬淡的流年。

一年一遇。相逢之时，一簇簇花
开，热烈绚烂。不争春、不耀眼的繁花
簇拥在枝叶间、枝梢上，平日里素来低
调，恰似一份安稳度日的心境。

古时候，男女间表情意，互赠芍
药、香草、白茅等，唯独少有人赠石榴
花。我倒觉得，石榴花最宜相赠，在那
样质朴古老的岁月里，折一枝相送，整
个屋子都被融入热烈明媚的生机。现
如今，人们逢美好时节，互赠百合、玫
瑰，依旧少有人相送榴花。

榴花似乎太过明艳热烈，最适合
历经世事依然充满热爱的中年女子。
在小院里植一棵石榴树，无须精心照
料，沐阳光、承雨露，便开出红艳艳的
花，结出甜滋滋的果。

每逢榴花开满枝的五六月份，我
都会采摘灼灼红艳的榴花，回家洗净
晾晒，自制清甜淡雅的石榴花茶。

左手轻挎竹编小篮，右手摘下枝
头簇拥的红花，片刻便采满竹篮。榴
花铺撒篮中，明媚红艳，恰似不骄不
躁、淡然沉稳的心境。细心摘除喇叭
状的花蒂，轻洗去尘，控干水分，置于
通风阴凉处自然风干，留住天然花香
与本真原味。

待到花瓣风干蜷起，蕴着初夏温
婉的柔情，一袋原生态石榴花茶已然
备妥，安心收于抽屉。

待到悠闲之时或炎炎夏日，倒几
朵干花于玻璃壶中，慢慢注入沸水。
火红花瓣在水中缓缓绽露，安然飘在

水面，自成一幅柔美清雅的气韵。片
刻过后，一缕似有似无的花香氤氲开
来，茶汤清香醇厚。轻呷一口，唇齿
间满是甘润花香，顿觉清宁之气抚平
心头烦躁，满心惬意。以石榴花入
茶，融于日常烟火，闲适安然，静中生
香。

世间繁花万千，唯有石榴花最贴
近烟火日常，足以抚平人间万般心绪。

石 榴 果 ，是 夏 秋 时 节 的“ 心 头
好”。每每念及，心底便漾起暖意，如
同久未相见的故友，藏着不尽的温柔。

漫步村头巷尾，行至路边花池旁，
我总会驻足凝望枝叶婆娑、繁花火红
的石榴树。花朵漾着明艳的色泽，晚
风轻拂，淡淡花香萦绕鼻尖，顿觉平凡
日常，皆是温柔美好。

榴花的天性里，本就藏着一份风
雅温婉。庭院一隅，远离尘嚣，它自开
自落。细品榴花的气韵，恰似闲看院
中景致。浅阳漫洒，静谧庭中，她宛若
一缕孤静魂灵。深夜晚风轻来，满树
繁花自在盛放，直至花期将尽，才慢慢
收尽芳华。

这般模样，恰似一位自带古韵的
女子。平日里她手脚麻利，和寻常村
妇一般打理烟火三餐、周旋人情往
来。内心却自有天地，常与书卷为伴，
借清风明月抒发心绪，守着一方澄澈
丰盈的精神天地。

抛开喧闹琐碎的烟火日常，她便
如院中凛然吐芳的石榴花，孤然安身
于凡世，自在花开花落，静静独享天地
辽阔，流年安然。

庭有榴花，次第生香
赵艳丽

诗林折枝诗林折枝

一个梦的漫长
把整个黑夜奋力地撕裂
连接着白昼
隐隐约约，听呼唤的声音
从远方传到耳边

天上有很多的云彩
掩盖不住那一抹蓝色
让思绪随风
若隐若现，看云卷云舒的姿态
那么的自由自在

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奈
半生颠沛半生坎坷
努力地走过
泥泞的路上脚印还在
汗水从额头滴落

觉醒也是胁迫
其实，那是艰难的选择
丢下了的时间和情感
一半输给了现实，一半
埋葬在雪下的田野

半生觉醒
李光辉

六月麦香
赵晨霞

一、镰刀与黎明的私语
露水在麦芒上打结
外公的镰刀割开了夜色
惊飞的蚂蚱撞碎了星子
麦粒在掌心滚动着
像极了粗糙的指腹摩挲着斑驳的年轮

黄河故道的风轻轻掠过
蒙金地上泛起层层的浪波
每一粒饱满的金黄里
都藏着九弯河道的喃喃絮语
和盐碱地里盐霜那姿态的倔强

二、收割机轰鸣的正午
轰鸣的钢铁巨兽卷噬着如潮的麦浪
在秸秆断裂的脆响里
蒸腾起烈日炙烤的焦香
晒麦场上，竹耙翻涌
流淌的金河在热浪中熠熠摇晃

街边的火烧铺飘来阵阵香味
羊肉馅在炉膛里轻盈地歌唱
酥皮裹住麦香的魂魄
孩童们擎着纸鸢追逐着麻雀
踩出了一地碎金的诗行

三、石磨转动的黄昏
外婆的石磨碾碎了夕阳
雪色的面粉漫过时光的竹筐
三圈年轮划出麦香的涟漪
她的银发沾着细粉
是秋收遗落人间的月光

灶膛里窜出橙红的舌头
贪婪地舔舐着岁月的铁锅
面条在沸腾中舒展倦身
番茄与鸡蛋泼成了晚霞
这碗乡愁的浓度
漫过游子蜿蜒的归途

四、月光下的麦香密码
今夜的月光，洒自儿时的晒麦场
饱满的麦粒，在编织袋里窃窃私语
轻轻启封，那缕熟悉的气息
瞬间激活了那时的记忆

远方面包房的香气太淡
像稀释了的糖水
而延津的麦香，如锋利刻刀
于骨血深处，凿刻出深深的沟壑
盛着黄河水的滚烫

五、永恒的金色乡愁
当城市的霓虹模糊了方向
总有一缕麦香
穿过千里雾霾
在记忆的田埂上蓬勃生长
幻化成永不褪色的金色海洋

我听见麦穗在风中颔首
外公的镰刀仍在黎明歌唱
外婆的竹耙扬起星子
而我的笔尖
正在收割
整个延津绚烂的六月时光

风，携着草芽的嫩黄
从岁月的缝隙里轻触
你斑驳的皮肤
其实，每一道砖缝深处
都沉睡着旧时的光影

所幸，我俯身仍能触摸
那风化的墙砖、石灰的碎屑

与朝代轮回的余温
青苔是光阴酿成的墨汁
晕开朝代更迭的行装

城墙依旧
回响依旧
请您在沉默中接住
我跨越千年的敬仰

谒新乡古城墙遗址
李青春

人间真情人间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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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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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血红的大门关上了。
李清贵把门锁上，动作干脆，也许是不愿让娇龙

看见他的局促。前些年李家戏班子光景已不大好，
硬撑了这么些年，到了今年，李家戏班子已经是名存
实亡了。戏班子传到李清贵这儿，已是第三代，李清
贵又怎么舍得家业在他这儿断了香火。没办法，他
要活着。这些年老伙计们老的老，去世的去世，那些
个学徒也觉得唱戏没出息，都进厂做工了。李清贵
这些年入不敷出，为了维持戏班子运转，他不肯放
弃，但真正让他松了劲儿的是老伴儿黄秋菊。秋菊
病了，活不了多长时间了。李清贵没法子，他得先活
着。

他坐在石阶上抽旱烟，他老了，眼睛浑得很。
“师父”。娇龙不愿走。
李清贵站起来了，背过身去，不说话。

“师傅”和“师父”的不同，天石镇的街坊们或许
分不清，可在娇龙心里是不一样的，他真把李清贵当
爹的。娇龙是个男娃，却叫了个女娃名，为啥？娇龙
原姓陈，陈家老五家里有六个男娃，娇龙排老六，小
时候找算命的算了一卦，说娇龙是个女娃命，投成男
娃胎，只有当成女娃养才能化了此劫。陈家老五家
里也没几粒米，干脆把娇龙送到李清贵的戏班子唱
花旦。这一送就是十七年，陈家从未有人看过娇
龙。恰那年李清贵和秋菊那没满月的小娃娃夭折，
俩人也就把娇龙当亲生儿子养活。时至今日，天石
镇街坊们大多忘了娇龙是陈家的，只叫他娇龙，甚至
有关系疏远些的，叫他李娇龙。

李清贵把娇龙也送到了工厂里做工，自己留在
家里照顾秋菊，日子就这样凑合着过。娇龙爱给工
友们唱戏，李清贵也爱拉着秋菊的手咿咿呀呀唱两
嗓子，说到底，还是没人能放得下戏。

黄秋菊死了，她死前最后一句话是想听李家戏
班子再给她唱上一出戏。

老伙计们倒也愿意回来再唱回戏，再打开猪血
红大门，除了盔头的绒球上沾了点灰，一切如常。

十里八乡来吊唁的人很多，老李家三代唱戏，秋
菊生前待街坊也厚道，即使没人听戏了，情谊还在。

白幡垂着，秋菊的棺材停在院子正中。戏班子
颜色突兀。大红的衣袍，翠绿的袖口，厚重的油彩，
眉眼勾画得浓烈。李清贵和老伙计们的声音不再年
轻。下雨了，李清贵的声音携着风，穿过雨飘到台
下。

“灵堂内哭声寒风讽讽，这世间聚和散都是虚
花。”娇龙调子高，像要把天戳个窟窿，戏台在雨里晃
得厉害，咯吱咯吱的，像是什么东西在咬牙。

街坊们没人走，坐在长条板凳上，脸上湿漉漉
的，分不清是雨水还是泪水。黄秋菊生前没享过福，
现在走了，走得也确实隆重。

李清贵脸上的油彩被晕开，台下满座掩泣，这样
的场面后来在他走马灯时闪过一帧。

后来的某一天，李清贵跪在堂屋，抱着黄秋菊的
灵牌，灵牌被漆涂得黧黑，李清贵摩挲着，像秋菊乌
黑的头发，他的腰杆子一点一点塌下去，喉咙动了几
下，没发出声音。

李清贵最终决定用秋菊的那串带金重启戏班
子，此后近二十年的时间里，他常常想，秋菊会骂他
李清贵傻吗？

不会的。二十多年前，闹饥荒，饭都吃不起的日
子里，李清贵还要维持刚接手的戏班子的开销，那
年，同样是秋菊用她的嫁妆救了戏班子一命。

戏班子重启后，娇龙打心眼儿里高兴，可他晓
得，按原来的旧法子唱戏是救不回戏班子的，他没金
和师父从戏台子上走出去，没人来戏院子里听，他们
就走出去唱。钱不够，他们就不搭戏台子，不涂油
彩，穿上麻布褂子，戴上一顶老盔头就开始唱。

他们在田里唱，在街上唱，娇龙常常一嗓子唱得
惊天动地，街坊们带一条长板凳来听，从天亮坐到天
黑。娇龙的祖师爷之前常说，唱戏的要有气节。娇
龙说，是他自己没骨气，他就是为了那几个铜板冒险
跑道了一回。这戏，就是从泥土地里生的，走出戏台
子，在黄土地上唱，他觉着踏实，唱得痛快。

也有人说，说戏班子变成了叫花子，在地里随便
唱，像野草。

李清贵知道娇龙正在走一条新的路，他说：“像
野草好，野草烧不尽哩。”

野草的根比命硬。地上的烧干净了，地下的还
在等雨。

李清贵老了，娇龙接手了戏班子。
娇龙带着戏班子演一路唱一路，带着戏班子去

了更远的地方，唱天唱地唱人唱鬼唱神，不再拘泥于
那些个老唱段，他把脚下这片黄土地、土地上的人、
田里的牛、牛背上的娃娃都唱到戏里头。李家戏班
子的名声好像回到了当年，五年时间，娇龙带着戏班
子越走越远，越唱越响，戏班子的规模也壮大了不
少，他们走到哪儿都座无虚席，甚至有人愿走好几里
路来听娇龙唱戏哩。

国家文化部门的人找到了娇龙，说要请李家戏
班子到省里参赛，彼时的李家戏班子已是全省家喻
户晓的土地戏班子。娇龙再一次站上了真正的戏台
子，嗬，真威风。他在省艺术馆的大戏台子上，好像
正站在黄土地上，娇龙站在那里，看见了更远的天。

四五年后的清明，娇龙回了天石镇，和李清贵一
起给黄秋菊烧纸钱。坟头的草长得很高了，李清贵
蹲下来，把纸钱一张一张捻开，火苗舔着黄纸的边
缘，灰烬飘在他的袖口上。李清贵唱了那折《孟姜女
哭长城》，声音不大，像从嗓子眼儿里往外挤。刚唱
两句，方圆七八丈内几个同在烧纸钱的娃娃们便咿
咿呀呀地接唱，像春天的麻雀叫。清风徐来，吹着坟
前的野草香，和着娃娃们的戏腔贯穿李清贵的身
体。李清贵想着：真好哩。

娇龙看见李清贵的腰杆子又一点点弯下去，风
声，戏声，草香，还有空中那点潮。李清贵任凭它们
与自己的身体融为一体后再抽离。

李清贵恍惚间看到了秋菊，看到了老伙计们，还
看到了秋菊怀抱着的娃娃，他知道那是他和秋菊的
娃儿。他感受到了
一种前所未有的轻
松。

李清贵闭上了
眼。

身后那堆纸灰
被风一卷，散在坟
前的野草里，什么
也没剩下。

小说园地小说园地 野草
张韩依

5月23日下午2点左右，天色阴沉，获嘉县太山镇陈
孝村北头十字路口，一条长长的送葬队伍停止行进，孝
子们扭转身来，跪拜叩谢各位朋客。我的警校同学，曾
经在平原示范区公安分局当过局长，在获嘉县公安局当
过副局长和刑警大队长的杨含荣老兄，马上就要入土为
安了。

这位和我相伴人生 40 年的老兄，以极其鲜明的个
性，走完了57年的人生。周围和他相好的朋友都知道他
的口头禅“无所谓”，细品一下，既有对世事的豁达和豪
放，也有几分无奈和忍耐。

含荣兄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姊妹八个，五女三男。
在他刚出生时，因其姊妹多，上面还有两个哥哥，就把他
过继给了大伯家，但仅仅过了一天，母亲因为忍不下自
己的骨肉，又要了回来。当年他母亲在生命最后住院时
说出了这段话，我们几个去看望老人的同学顿时眼泪直
流。好像没停多长时间，含荣兄就因绩效考核成绩突
出，被擢拔为平原示范区公安分局局长。

含荣兄从 1990 年 9 月省警校毕业进县公安局，到
2019年 1月调至平原示范区之前，一直在刑侦战线上工
作。从侦察员、探长，继而副队长、指导员，大队长、分管
刑侦的副局长，将近 29 年，没有离开过刑侦。他立过三
等功，也荣获过“全国优秀人民警察”称号。他办案聪
明，是一把好手。有一年冬天，为破大案，他毫不犹豫地
把新发的大衣让耳目穿走，挖到了线索，一举侦破。他
擅于逻辑，长于分析，理性思维比较强，总能根据发现的
线索找到敏感点，继而突破。

2022年10月，他发现自己患上了食道癌。在抗击癌
魔的最后三年零八个月时间里，可以说，他是十分坚强
的。因为发现时已是晚期，错过了最佳的切除治疗时
期。他辗转于北京、郑州的各大肿瘤医院，最终选择了
中医治疗，而在中医学里是没有“癌”这个概念的。笃信
中医治疗的他，在自己老家的一处小院开起了中医馆，
邀请附近的中医名家来讲课。他还在同学群、朋友群里
每天坚持发送中医小知识，直至今年3月17日，因他病入
膏肓，实在没有力气了，才停止发送。

今年 4 月 6 日，我去县中医院看他，枯瘦如柴的他
已经气若游丝，无力大声说话，在见我的十几分钟里，
他咳了七八口痰，痰中带血，我内心充满了凄凉。5 月
18 日下午 3 点半，警校同学打电话说含荣走了，我一时
语塞，稍停泪如雨下，没想到 4 月 6 日一见，竟成永
别。5 月 22 日上午 9 时 30 分，在殡仪馆内，即将被推进
火化炉之前，他女儿杨明一句“爸，你是这个世界上最
疼我的人，你不能走啊”撕心裂肺，每每想起让人热泪
盈眶。

含荣兄走了，挥手自兹去，留下了他57年的人生，让
人品读。他斗争勇敢，不屈服于命运，性格耿直中带有
几分偏狭，嫉恶如仇中难免误伤善良。我曾经翻遍《汉
书》中的人物传记，哪个历史人物又能是完人呢？但凡
被神化为完人的人，一定是假的。

警校同窗二载整，手足之情奠人生。除魅治坏剑胆
昂，刑警廿九美名扬。中医斗魔胆子正，无所谓哉笑人
生。

含荣兄，一路走好。

无所谓哉
曹同生

履痕处处履痕处处

福鼎有个大洋山，大洋山有个凤跡
洋村，梯田层层叠叠，一望无际，是福鼎
白茶的核心产区。

凤跡洋村的吴氏家族，几辈人都是
种茶的，其中一位叫水清的女孩，从茶
农中脱颖而出，种茶、制茶、泡茶、评茶，
样样精通，成为全能选手。被评为国家
高级评茶员，还是著名的茶艺师。

大山长年云雾缭绕，泉水叮咚。水清
得山水滋润，长得像春茶一样嫩绿，山泉
一样清纯。她传承了母亲温柔贤惠、父亲
真诚朴实的良好基因，很有人格魅力。

美丽的水清，并不是从童话世界走
来。她的童年，无比艰辛。

上小学时，她要翻越三座山。父亲
牵着她的手，从凤跡洋村出来，再往上
爬一座高山，到了山顶，父亲松开手，目
送她走下山坡，再翻过两个山头。当她
爬上最后一个山头，转身回望时，父亲
仍站在那里，像挺拔的竹子。她并不知
道，直到看不清她的瘦小身影，父亲往
往还要站许久。

小小水清，想要一只铅笔，父亲问多
少钱，她说两毛。正在插秧的父亲听了，
脸沉下来。父亲拿不出两毛钱，她还缠
着要。其他小朋友都走了，她还一直哭，
一直闹。父亲很窘迫，很无奈，很心酸，

不得已大声呵斥她，她愣了，父亲眼圈红
了。实在到了上学的点了，父亲只得丢
下手里的活儿，护送她去上学。

她的童年记忆，只有两个词语：家
贫如洗、父爱如山。

父爱如山，让她留在了山里，守护
在父亲身边。她心中，早有父亲晚年的
图画：她牵着父亲的手，看看竹林，看看
茶园；走走亲戚，访访老友；到镇上逛
逛，到市里看看；在城里住一段，在山里
住一段。她还要牵着父亲的手，走到凤
跡洋上边的高峰，让他向远方望望女儿
曾经的身影。

家贫如洗，让她从小立志，要改变
家庭面貌，闯出自己的天地：

她跟母亲学家务：砍竹笋，捡柴禾，
晾腊肉，烧地锅。

她跟父亲学种茶：整地、选苗、定
植、移栽、施肥、浇水、修剪。

她跟父亲学制茶：鲜叶采摘，摊晾萎
凋，拣剔杂质，低温干燥，装箱陈化。

她跟叔叔学泡茶：新茶低温快出，老
茶高温慢泡。保留毫香、花香、枣香。

叔叔是位制茶大师，在福鼎市区开
了个茶叶店，向外展示产品。他看水清
是个好苗子，就让她去店里接洽生意和
表演茶艺。

由于大洋山茶叶基地的原料好，制
茶工艺精湛，加上水清的好茶艺，很多
人慕名来喝茶。其中有一个特殊人物
是中国新工艺白茶创始人王奕森，他经
常给大家讲白茶历史和品茶之道。他
年高耳背，有些提问内容听不清，就大
声问，反复问，自己累得气喘吁吁，却让
一些年轻人很不耐烦。只有水清，非常
谦恭，听讲时耳朵贴过去，问话时嘴巴
凑上来。如此反复，不厌其烦。日复一
日，亲人一般。

水清的这些举动，被旁观者阿德看
在眼里。他想，若能娶这样的女人做老
婆，人生该有多惬意！于是憨小子阿
德，向水清发起攻势。

水清有一双慧眼，能看清人的本质。
28岁那年，嫁给了已经35岁、生意一败涂
地的阿德。人们问水清，怎会看上这小
子？水清腼腆地笑笑：“看着不吭声，其实
有点料”。闺蜜看不过，直接怼过去：“憨
不拉叽，有什么料？”水清还是腼腆地笑
笑：“人家有文化，处事格局大。”

水清帮阿德分析了屡次失败的原因，
二人同心，创立了“桑翠顶”白茶品牌，在
白琳镇上建立了一家茶厂。她把父母都
接到了厂里，母亲做饭，父亲制茶。水清
管钱管账管发货，阿德负责公关和营销。

建厂五六年，生意还不错。水清、
阿德人缘好，买家都是回头客。我经过
访问，找到了水清的妙招：她有一本“感
恩簿”，几十本台账，上千名顾客，哪年
哪月，买多少茶叶，复购、多购、连年购，
都记得清清楚楚。某省某市某某人，给
予茶厂啥帮助，写得明明白白。

他们夫妇，生财有道，点滴之恩，涌
泉相报：一回是顾客，二回是熟人，三回
是朋友，最后成亲戚。只要来福鼎，落
地大包干，品茶游览，主随客便。

水清的清
雷长风

王恭从会稽还，王大看之。见其坐
六尺簟，因语恭：“卿东来，故应有此物，
可以一领及我。”恭无言。大去后，即举
所坐者送之。既无余席，便坐荐上。后
大闻之甚惊，曰：“吾本谓卿多，故求耳。”
对曰：“丈人不悉恭，恭作人无长物。”

——《世说新语·德行第一》

王恭出身太原王氏，名门，东晋大
臣，外戚。恭少有美誉，清操过人，心怀
宰辅之志，曾任多个重要职务，但也没
有干成什么大事。文中的王大，即王
忱，字元大，小名佛大，人称阿大，为王
恭的同族叔父，素与王恭交好，但后来

却分道扬镳了。王忱历任吏部郎中、骠
骑长史，官至荆州刺史。王忱嗜酒，放
浪形骸，岳父丧礼醉酒裸身吊孝。王忱
长得丑，时人说他“狗面人心”。

古人席地而坐，因此要用坐垫。最
低廉的是用稻草或芦秆编成，文中说到
的簟，是用竹片编成的。李清照曾有词

“红藕香残玉簟秋”，即指此材料。坐垫
还有用皮或锦缎等制成的，因季节不同
或主人家地位不同而有所不同。王忱因
王恭从会稽来，而会稽多竹，“卿东来，故
应有此物”，认为王恭一定有多领，“可以
一领及我”，王恭即以坐簟送之。王恭既
无余席，便坐“荐上”，坐在了草席上，王

忱大吃一惊，“本谓卿多，故求耳”。这儿
王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成语“身无长
物”。魏晋名士，索与送，都表现得洒脱。

魏晋人洒脱不羁，春秋战国则多慷
慨悲歌之士，但似乎更甚，往往以命相
许。就像战国时的荆轲与高渐离。燕
太子丹对荆轲就是让他吃得好、住得
好，奉如上宾，言辞谦卑，就收买了荆
轲。再说荆轲本人与嬴政也无仇，怎么
就肯慷慨赴死。樊於期慷慨割下头颅
送给荆轲，让他献于秦王当作见面礼，
倒是可以理解，因为樊得罪秦王不得
不流亡他国，秦王因此杀了他全家，与
秦王有不共戴天之仇，即使自己死了，

能报仇也是快事。还有刺客聂政，被
韩大夫严仲子用与燕太子丹同样的套
路——重金和谦卑收买，去杀一个和
自己毫不相干的人，这不是是非不分
的糊涂蛋吗？司马迁当然目光如炬，
比我们不知高明多少倍，才为他们立
传。但我始终就是弄不明白，为了金钱
去杀一个陌生人就对吗？秦王不仁，燕
太子丹是仁者吗？至于晋国的豫让漆
身吞炭，为自己原来的主子智伯报仇，
似乎还说得过去。也可能是时移世易，
我们都实在无法理解古人的缘故吧！

看来，魏晋名士与春秋侠客确实是
不同的啊！

送物与送命
——《世说》说（十八）

公羽


